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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事， 皆在于心
潘玉毅

世间之事，皆在于心，心就像是一
面镜子，会照出世界在你心中的样子。

以时节为例，春季三月，植物疯长，
当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春的时候，遂
有“心野”“春心萌动”之意。与之相应，
秋有离别的寓意， 也是暮年的象征。当
一个人的心上住着一个秋的时候，就会
忍不住泛起离愁别绪。

当这个心立在秋的旁边时，又成了
愀然的愀。此时，眉间的深锁不只是神
情的流露，更是一种扎根于骨子里的心
绪。在这种心绪下，看什么都是一副“冷
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人有时候当真是很矛盾的。无路可
走的时候，心有不甘，可是选择多了，心
有所惑，又迟迟难以决断。甚至这种矛
盾会集中于一个字上，譬如“怂”。早前，
我对“怂”字的释义非常困惑：从心所欲
怎么会怂呢？后来慢慢地明白这个字应
该倒着来理解———“怂” 字言说的不是

“从心”而是“心从”，心从了，不再有抗
争，人也就怂了。

而要消除这种矛盾感，一个人的心

里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心里若是只
有自己， 便好似井中的蛙、 墙角的花，
“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这无疑
是人生的大忌。

一个人的心里也不能总是忽上忽
下，心神不定，便会忐忑不安。当然也不
能没心没肺，无论过去之事重要或是不
重要，统统都给丢了、忘了，余生便会少
很多回味。

一个人的心里应该记着每件事情
的发展脉络与因果，因为只有知道今天
的一切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才会懂得
感恩。同样，一个人的心中明辨是非，知
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才会愈发
明白“人应该心存悲悯”的道理。

其实，不管哪一个词，不管偏旁里
是否有“心”字，都是人所创造的，寄
寓了人的思想，呈现了主观意识对客
观世界的某种映射。读懂了它，也就
读懂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很
多的事情都与“心”有关。心在哪里，
结果就在哪里；心怎么想，世界便怎
么样。

心香一瓣

往事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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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香
郭华悦

人有冷场， 花有冷香。
冷 ， 有不合群之意 。 话不投机 ，

半句嫌多。 两人相对而坐， 但觉性情
不投， 场子难免就冷了。 一冷， 便知
道该分道扬镳， 各奔前程。

花， 何尝不是？
艳艳丽丽、 热热闹闹的花， 往往

在春夏绽放， 开得荼蘼。 艳丽， 华贵，
皆而有之， 但细细一品， 总觉少了点
悠长的余韵。 于是， 便有与其不投者，
避开春夏， 选在寒冬独自绽放。 如梅
花， 便是其一。

冷冷的天， 行走在街头巷角， 隐
约有暗香袭来， 何等悠远的意境！

若是有心人 ， 停下匆匆的脚步 ，
长长一嗅， 一股清香灌顶而入， 整个
人如梦初醒， 顿生空灵缥缈之意。 循
暗香而去， 天寒地冻之中， 独寒梅绽
放， 岂不乐哉？

冷香， 绽于暗处， 便是不合流之
意。 不与争艳， 不屑竞放， 只愿在世
俗之外， 冰雪之中， 孑然傲立。 这等
高洁， 自是不合群， 却也别有意境。

花是如此， 人也不例外。
有抱负之人， 走的路不尽相同。有

以速溶为傲者，融入世俗，在人情脉络
中，一展抱负；也有的，反其道而行，高
处更胜寒，宁可孤单，也不愿合流。

孰是孰非， 谁能定论？
王安石， 颇爱梅花，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保守者庸庸碌碌， 更显
先驱者的孤傲。 但自古以来， 爱梅者
欣赏的， 便是冷天暗香的韵味。 花是
如此， 人亦是。 任他风大雪大， 我自
矢志不移， 绽放暗香， 内敛含蓄之中，
蕴藏着无尽的执着。

笑迎霜雪， 这是冷香的气韵。 明
知前途孤单， 偏向寒天行， 这是人的
格调 。 能在冷天中 ， 嗅得暗香之人 ，
胸中必然有一颗孤傲卓然的心。 或是
失意之人， 以冷香自比喻； 或者披荆
斩棘者， 不惧冰寒， 绽放暗香。

冷天， 为暗香之源。 非经冷天的
磨砺， 方有清香。 越是酷峻， 香越清
冽 。 雪里留香 ， 是甘于寂寥的勇气 ，
也是孑然独行的高傲。

想起童谣， 乡愁落地
墨 陀

忽然想起几首童年学会的童谣。其
中一首是这样的：“落雨特， 打雷特，东
家娘娘淘米特。”一首小众的童谣，但过
了几十年， 却仍牢牢地嵌在记忆里。这
首童谣要用当地方言来读才有味道。看
似平常的场景，却有着不可言说之味。

东家娘娘就是住在东边的奶奶。打
雷下雨，早不来晚不来，就选这个时辰
来桥埠头淘米了。你别说，在现实中真
的经常看到这个场面。非要到落雨打雷
了， 东家娘娘才会停下与邻居的闲聊，
想起晚饭的米还没有淘好，急匆匆赶往
桥埠头。这首脑洞清奇的童谣，就是描
写了这么一个水乡场景。

每次默念这首童谣，脑海里就会浮
现出当时的场景：很多砖瓦木结构老房
子连在一起， 鱼鳞般的瓦片如波浪绵
延。一座石拱桥横跨水面，东家娘娘就
在桥埠上淘米。水波荡漾着，一圈又一
圈。对面是石岸，上面有树，树上有一个
鸟巢；远处的墙壁是灰的，有雨水的痕
迹；烟囱里飘着傍晚的炊烟。

小桥流水韵依依。 当时的场景、声
音、甚至连炊烟的气息，都仿佛在眼前。

还有一首童谣这么唱道，“娘舅娘
舅，大大空手。吃起饭来像只饿死狗，吃
起酒来像漏斗。” 娘舅真的是这样的角
色吗？大大咧咧，胃口奇佳，酒量很好。
其实姐妹已经对他有小意见了，但他浑
然不觉，自我感觉良好。做娘舅的各位
男同胞，请对照下。

无论身在何地，乡音童谣总维系着
乡愁。周作人在《儿歌中的吃食》一文中
饶有趣味地记载了一首绍兴的童谣 ，
“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
块拿勿出，一块自要吃。”孩童自私吝惜
之意仿佛就在眼前。周作人是认真研究
过童谣的，有《童谣研究手稿》。其他如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也多见桐乡石门
湾的方言童谣。

这些童谣只能用方言演绎才贴切，
用普通话来读就会完全失真。没有了方
言，这些童谣就失去了味道与颜色。

想起童谣， 乡愁落地。

知 青 茶
马 卫

清明的雨翠了茶山 ， 而黄朝平的
心，却还在冬天。因为去年的茶还有一
小半没卖脱， 农商行催贷款催得他头
大，快要把他列为失信人员 ，纳入黑名
单。如果真那样，以后他就贷不到款了，

他在村扶贫工作队部门口，徘徊了
好多次。因为他不是贫困户 ，在村民心
中，他是富翁，经营上百亩茶山。私下，
他是负翁，欠着几十万元的贷款。

这天 ，钟琴碰上他 ，请他进办公室
喝茶，他才讲出了内心的苦楚。

村里有块知青茶场 ，那是 “农业学
大寨”时期全村青年流血流汗开垦出来
的。土地下户时，承包给社员，给集体上
缴管理费。可是，因为承包人经营不善，
连承包费都收不齐， 村里只好收回来。
八年前，黄朝平在外打工，受了点轻伤，
回家休息，他就承包了知青茶场。

开始不错，每年有赚。到了 2015 年
后，每况愈下。原因简单，他家的茶，品
质没变， 可是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新茶
品，比如富硒茶、黑茶、利川红等等，再
加上包装的更新，铝罐装，锡箔纸装，纸
袋装，他家的茶仍然是散卖为主 ，生意
就不太好。

每亩茶山， 每年要交两百块地租，
加上人工工资上涨， 最多能保本经营。
为了发展，他不得不贷款买了新的炒茶
机、烘干机、封口机等等。

但是 ，茶叶销路还是不好 。茶这东
西，如果当年卖不掉，次年半价都不好
卖。

黄朝平讲得辛酸，很后悔当初签了
二十年长期合同，被牢牢套住。

钟琴作为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
长，听着难受，心里满是同情。原来做农
业企业，有好多困难呢。

本来扶贫的压力已很大，钟琴还是
毅然答应———“我们帮你想办法， 就不
信你家的茶叶销不出去。 老鸹坪的茶，
我天天喝，馨香醇厚，口感清新。”

这天 ，钟琴得到消息 ，乡里组织了
一批老知青回来， 要召开个座谈会，请
老知青为扶贫攻坚献计献策。 其中，有
三位老知青，以前就在老鸹坪落户。

钟琴想，一定要请这三位老知青来
老鸹坪旧地重游，看看当年他们流血流
汗开垦的茶山。

三位老人 ，都在七十岁上下 ，看起
来精神还不错。

钟琴带着他们，直接上了知青茶场，
进了黄朝平的茶场办公室， 先给他们泡

上今年的明前茶，老人喝得如痴如醉。
这山，这水，这茶，绝对独有一番滋

味。知青生活，已成为生命里的烙印。
有位叫向柯当的老知青说：“好茶，好

茶，都好多年没有喝上这样好的茶了。”
黄朝平说 ：“这是你们当年开垦的

茶山呵，茶地里有您老人家的汗水呢。”
老人问：“茶叶好卖不？”
黄朝平只能一声叹息，然后讲起了

这些年他的艰难挣扎。
陪同三位老知青来的，是他们的子

辈或孙辈。
其中有位叫宁曦的说：“茶是好茶，

可能是没名气，现在的消费，烟酒茶，都
是讲牌子。你看江小白，其实还是烧酒，
但牌子响，现在供不应求。本地以前有
名的诗仙太白酒，牌子很响的 ，不知为
啥被弄丢了，可惜。”

“茶呢？龙井、大红袍、乌龙茶、金骏
眉 、鸡鸣寺贡茶 、利川红什么的 ，牌子
响，市场上热销。利川红真品，上万元一
斤。”

“知青茶场出产的茶， 何不叫知青

茶呢？”向柯当脱口而出。
“注册 ‘知青茶 ’，请知青的后人们

在微信、抖音、网络宣传。知青和知青的
后人买‘知青茶’，一律八折。”

宁曦是文化创意公司策划，马上给
黄朝平出点子。

别小看微信， 在本乡知青群一转，
“知青茶”声名鹊起。网购为主，实体店
为辅，黄朝平的这季新茶，就二十多天，
脱销了。

先把农商行的贷款还了。
农商行却不着急了， 说支持三农，

贷款可以延期。黄朝平想 ，那就再流转
点地，种茶。

又流转两百亩地种茶，村里的贫困
户，优先在茶山打工，推动了村里的扶
贫工作。

黄朝平经过几年努力，已成为真正
的富翁。知青茶，在市场畅销。他还被县
里评为 “扶贫先进个人”， 因为他的茶
山，常年打工的有二十多人 ，季节性打
工的有几十人，每年付的工资就有几十
万元。

又到了采茶季，姑娘们唱起了采茶
歌———

妹在坡上采茶香
郎在坡上砍柴忙
柴不燃火干着急
妹不帮忙饭难尝

预 支
黄惜弟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老祖宝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身
体多病，住进了养老院颐养天年。

这与其说是老祖宝自己的愿望， 还不如说是他三个儿女
的一片“孝心”。三个儿女都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天地，不能
侍奉于床前膝下，便一致挑最好的养老院把他给安置了。养老
院的确不错，有人侍候、有人诊病、三餐不愁、六根清静。老祖
宝有不菲的退休金，缴了养老院的费用后还有宽裕的节余。他
心中有数，幸亏有宽裕的退休金、再加上常年的积蓄，他才有
底气住进这样档次的养老院。事实上，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济
实力，儿女们才敢于坦然把他送进养老院，他自嘲，这叫做蜻
蜓吃尾巴———自吃自。

还是“自吃自”的好，要不然，他会像隔壁的张大妈一样，
看儿女的脸色过日子。那张大妈没有退休金，靠儿女轮流着供
养，常为了大月小月多一天少一天而引起儿女间的争吵。知儿
知女莫若父，他明白，自己的三个儿女跟张大妈的儿女比较，
好不了多少，当初他老伴去世之时已显端倪。他老伴戴有一副
纯金的耳环，去世后，耳环戴在她遗体上，殡葬时自然应取下
来，三个儿女为了两只耳环的分配陡起争执，反而把母亲的后
事懈怠了。他那时好悲伤啊，好歹许了诺、答应再补上一份才
平息了这场纠纷。他明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道理，牢牢
地把握自己的退休金和积蓄，儿女们是不敢对他怎样的。还有
一点，因是三个儿女的缘故，他们互相间便有了掣肘，呈“三国
鼎立”状，送他进养老院即是互相掣肘的结果———谁也甭想独
自套他的近乎，让他独自在养老院颐养天年，花他自己的钱，
谁也不心疼。

然而，在养老院，老祖宝要想真六根清静也不易，三个儿
女会时不时来探望他。探望，固然洋溢着亲情，但也免不了在
他耳边絮絮叨叨———

“爸，龙龙明年考大学啦，现在上大学的费用可高呢，爸，
龙龙是您的孙子，这上大学的费用，您得挪着点，就……就预
付了吧。”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如是说。

“爸，芳芳已经上中学啦，现在的中学可不比从前，都学电
脑啦。我想给她买一台品牌电脑，起码得上万元，还有苹果手
机。爸，您平时最疼芳芳，您就赞助了吧。”女儿可不落后，让他
掏钱的理由很是充足。

小儿子结婚时间不长，他打不出“龙龙、芳芳”之类的“王
牌”，还好，他也有“靠山”，那便是自己媳妇肚皮渐渐隆起的小
丘，他说：

“爸，都去医院检查过了，您小儿媳怀的可是双胞胎呢，一
下给您老人家添两孙子，您多福气。这样吧，爸，孩子出生后办
满月酒的费用先由您老人家预付了吧，还有红包。您老人家总
得表示表示吧。”

老祖宝心里明白，这是儿女们的处心积虑，都使着法儿在
他寿终正寝之前再来个压榨。尽管依法律规定，他所有的遗产
（很有限的遗产）都将由儿女们分去，他们还是那么地迫不及
待，各自打着小九九，能在总份额中先预支多少便是多少，对
此，他唯有苦笑，满腹辛酸向谁诉说？

一日，老友水泉病笃，老祖宝吊唁归来，忽然有了应对之
策，提笔写就一纸，盖章，鲜红而如滴血，把儿女们唤来，出示，
其意如彼：

“垂老暮年，病体恹恹，自知不久人世，特恳切申请预支本
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用于预付儿女们所需的费用，请单位领
导批准……”

儿女们愕然以对，只见落款处那印章鲜红鲜红如滴血。

一钵蚕豆， 清欢有味
申功晶

谷雨之后， 家乡的蚕豆上市了， 大街小
巷， 隔几处就能看到肩挑担子的农夫或腕挎
竹篮的村妇，满满的碧油油、肥嘟嘟的豆荚，
鲜嫩得能掐出水来。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
道他和小伙伴们坐乌篷船看社戏，回来途中，
看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
豆”，勾起了肚中馋虫。于是，几个毛孩子去六
一公公家田里偷摘了一大捧，剥豆的剥豆，找
柴的找柴， 生火的生火， 煮好后 “用手撮着
吃”。时过境迁，先生在提及往事“真的，一直
到现在， 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文
中令先生写到的“罗汉豆”，在我家乡唤作“蚕
豆”。沈朝初有《忆江南》一诗：“苏州好，豆荚
唤新蚕。花底摘来和笋嫩，僧房煮后伴茶鲜，
团坐牡丹前。”可见，蚕豆深得家乡人喜爱。

立夏前后的蚕豆最为鲜嫩，焖、炒、炸、煮
各种烧法，样样好吃得紧，用指甲剥去外面的
豆荚，跳出来的豆子碧绿嫩糯，加一点切碎的
咸菜，连内皮炒，滋味尤赞；炒红苋菜时加几
颗蚕豆瓣，色香俱佳；番茄蛋汤里放上一点蚕
豆瓣，亦能提味；我家乡有豆瓣饭，用蚕豆小
麦一起煮饭，可以预防疰夏。我最喜欢的吃法
确是最寻常不过的葱花蚕豆，热锅下油，母亲
将蚕豆倒入锅内，麻利翻炒起来，末了，抓一

把葱花扔进去，颠两下，直至豆皮起皱，一道
极有特色的家常下饭小菜就上桌了。 此时的
蚕豆，入口酥绵，清甜的汁液在口中迸出、在
唇齿间流淌、在舌间酝酿，鲜嫩莫名。无怪乎
范烟桥盛赞：“煮而食之，可忘肉味”。

江南有《蚕豆谣》：“蚕豆青，蚕豆黄，青的
嫩，老的黄，由青转黄太匆忙。”嫩蚕豆上市半
个来月，豆嘴处变黑，蚕豆渐老，可老蚕豆自
有老蚕豆的吃法，譬如，烹调前可在豆嘴处剪
开一刀， 方便吃时吐壳， 彼时的蚕豆略带点
沙，别有一番滋味。还可以加点油盐，连壳炒来
吃，这就是民间小孩子最喜欢吃的“炒盐豆”。
鲁迅小说《风波》里被九斤老太骂“一代不如一
代”的曾孙女六斤，在吃晚饭前捏一把在手里
吃的就是炒盐豆。 有一种久负盛名的吃法，将
老蚕豆连皮煮熟，加点桂皮、食盐，美其名曰
“茴香豆”，既可作下酒菜，亦可白嘴当零食吃。
在鲁迅先生故乡绍兴，茴香豆是一味极好的佐

酒之物，《在酒楼上》， 先生请故人吃酒有雷打
不动四样下酒莱：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
干，茴香豆亦首当其冲。孔乙己一到店，便排出
九文大钱，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
豆。”在落魄的人生里，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乐
和满足。为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我特地来到绍
城的咸亨酒店， 店门面临街柜台上置有栅栏，
栏内摆着茴香豆、加饭酒，我学着孔乙己要了
一碗黄酒、一碟茴香豆，坐在方桌上有滋有味
地品尝起来，咸亨的茴香豆很有嚼劲，黄酒也
有年头了， 酒香和豆香在唇齿间弥散开来，恍
然间，似乎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南宋舒岳祥是一个极会享受生活的人，
他在《小酌送春》中写道：“莫道莺花抛白发，
且将蚕豆伴青梅。” 描绘了一幅春夏交替之
际，用蚕豆佐上时令的青梅酒，把案独酌的情
景，试想一下，诗人手持酒杯，拈起蚕豆，一颗
一颗纳入口中， 那绵软鲜爽的滋味在舌尖氤

氲，回味隽永，于微醺中品咂时令流转，想想
也羡煞人也。蚕豆，这一乡野俗物，在诗人笔
下，越发形象高雅起来。

儿时， 曾寄居外祖父家， 外祖父素喜饮
酒，我那心灵手巧的外祖母常用蚕豆与鸡蛋、
韭菜、蒜苗、咸菜、火腿、笋片……或烧或炒，
做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下酒菜， 吃得我差点
连舌头也吞下肚。 外祖父无事常独坐老宅的
庭院里，靠着藤椅，咪一口黄酒，夹一粒茴香
豆，嚼起来嘎嘣脆，豆子是姨妈从上海老城隍
庙捎来的奶油茴香豆，也叫铁蚕豆，非牙口极
好，压根嚼不动。我看他吃得香，也嘴馋起来，
忍不住抓一把塞进小嘴里， 硬梆梆的豆子差
点把我的乳牙磕没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碰
过茴香豆。

“翛然山径花吹尽，蚕豆青梅存一杯”，蚕
豆易老，正如年华易逝，我忽地忆起外祖父当
年吃茴香豆的场景， 便从橱柜里取出友人赠
送的青梅酒，去街上杂铺店称了半斤茴香豆，
自饮自酌起来，我从冲龄迈向而立，一口好牙
“无坚不摧”， 母亲听得我嘴里发出 “咯嘣咯
嘣”那干脆利落的嚼豆声，忽地扭转过头来，
羡慕的语气中略带一丝惆怅： 你和你外公一
样，天生一口好牙！

走亲戚的惬意时光
冷文英

父亲出生九个月，爷爷因病去世，奶奶带着父
亲改嫁到梅川镇上。在老家芦河，父亲有堂兄弟四
个，父亲排老二，小辈都亲切地称他为二爷。父亲
虽是独子，但同四个堂兄弟关系甚好，如亲兄弟一
般。堂叔们只要一上梅川街，必到我家落脚，在那
个缺衣少食的年代， 父亲依然弄出些好酒好菜招
待他们，自己却舍不得吃。

每年春节到四个堂叔伯家走亲戚， 是我和弟
弟最期待的事。过了小年便掰着手指数日子，盼着
穿上新衣，回老家。

叔爷们接父亲和我们去老家做客， 轮流住在
大爷，三爷，细爷家，他们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换上新被子被褥，让我们睡得舒服。

他们事先商量好，每家住两天，在大爷家住了
两天，第三天一早，三爷定会准时来接我们，如果
在哪家多住了一天，另外两家就有意见：为什么不
能在我家多住，是招待的不好吗？瞧，还争上了。

到了饭点，土灶台上的大铁锅散发出撩人肺
腑的新米香，十几个人围坐在堂屋的大方桌旁 ；
桌中间的小炭火炉上是一土砂锅炖肉 ， 热腾腾
的， 水滚着， 像小鱼儿在吐泡泡， 大块的肉、山
药、豆泡、芋头圆子、野笋子在水里翻滚着，吐着
诱人的香气，都是大家平时不舍得吃的 。我顿感
饥肠辘辘 ，口舌生津 ，恨不得大快朵颐 ，但还是
记住了父亲的话，看菜吃饭。于是只礼貌性地吃
点配菜 ，不夹肉 ，大婶想把肉夹到我碗里 ，来回
推几个回合 ，终是接下 ，大婶嘴里还念叨 ：城里
的孩子真讲理，我做的肉不好吃，也吃点，不吃是
看不起我。

老家的人总是那么热情， 每当从乡亲家门前
走过，他们总会热情地招呼：先春叔回来啦，这回

可得多住几天。拉你入屋唠家常，且拿出花生，薯
果，南瓜籽，蚕豆，把我们姐弟俩口袋塞得满满当
当，平时难得的零食，这会儿吃个饱，满嘴生香。

孩子们过年除了吃就是玩。
大婶喂猪食，我们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去，猪食

倒进猪食槽里，小猪们都赶紧跑过来抢食吃，头埋
在猪槽里，随着吧唧吧唧的声音，只见猪耳朵跟着
有节奏地上下扇动，吃饱喝足了就地一躺，呼呼地
睡大觉。真是懒猪。

小鸡们四处觅食， 弟弟从米缸里抓把谷，一
撒， 小鸡闻声一拥而上， 低头聚精会神地一啄一
啄，边吃边咕咕地欢叫，弟弟趁它们吃得津津有味
时，冲进去大喝一声，惊得小鸡们扑着翅膀，四处
逃窜，孩子们笑得前俯后仰，开心得不行。

十几个孩子相邀一起，用弹弓打麻雀、赶鸭子
下水、戏弄屋檐下静静打盹、老实巴交的黄狗、追
的大鹅满山乱跑、嘎嘎乱叫……大人也不骂我们，
只是笑叹：调皮捣蛋的！

三爷最宠我们了， 总带我和弟弟俩去后山放
牛，抱我们坐上牛背，牵着绳索溜达，晃晃悠悠的，
好不惬意！ 有青草的地方， 牛儿在那儿尽情地吃
草，我们满山撒了欢儿地跑，三爷则拿着哈齿耙收
集松毛，时不时叮嘱：慢点跑。

随着年复一年的时光流逝，我长大了，也工作
成家了，父亲和大爷、三爷都相继去世。我再也没
有回过老家。

临近春节，商场里，街道上，热闹非凡，但儿时
春节走亲戚那其乐融融的场景， 像是一部记忆短
片，时常在脑海浮现，每在心里放映一次，画面就
愈发清晰，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就在眼前， 让人倍
感温暖、 倍感惬意。

谁解“棋” 中味 胡 锋 摄

安丰塘畔 夏鸣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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